
桃花儿

（一）发芽

三月的时候，我在山上，慵懒地打发着一切可以打发的时

间。

来，要求我必须给一些信息。我笑。小蚊

是见过小蚊的。这个年轻的孩子，黑亮的眼睛，紧闭着嘴

唇。我在他面前放肆地睡了三个小时，醒来时，他笑着看我。

“嗨”，他向我打招呼，火车鸣笛。“你很累的样子。”

我笑。“我喝了通宵的酒，现在来赶火车。”

他点点头。

我仔细打量这个孩子，年轻在他身上更加灿烂。

“我叫小蚊，蚊子的蚊。”他开始说话，嘴唇很好看的张合。

你呢？”

“格桑。”

我说：和小蚊认识很偶然。临下火车时留下了我的

“我寄生在网络上。”

这个年轻的孩子，腼腆地笑。

阳光透过我的窗子，温柔地抚摸我。

我感到口渴，挣扎着起来，在昏暗中摸索，摸到前夜喝剩的

“



“格桑，如果你还想要生活费的

啤酒。我舔舔嘴唇，酒精是我的情人，我一饮而尽；将酒瓶扔在

地上，发出清亮的声音。

扎西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仍昏沉地睡着。

“格桑，是我。”扎西声音憔悴不安。“我需要你。”

“呵呵。”我笑。

“你躲在山上有用吗？我们需要面对。”

“我正等待，也许很快可以春暖花开。”我笑。

“噢，”扎西叫道，“格桑，你知道，我已经自责了，我需要

你。”

“自责吗，可是已经伤害了，扎西。你要知道，已经破碎了，

不会再完整了。我们。”我依然笑。

扎西开始怒骂，对我或者他，我不清楚。酒精适时地发挥着

它的功效。

我挂了电话，开始查看收到的

杂志社的雁子发来

话，在月底前把稿子交给我。还有，我将为你开个爱情专栏，告

诉我你的爱情状态。”

小蚊则在信中说，“亲爱的格桑，我时时想起在我面前酒醉

的女孩，请告诉我现在你的信息，任何有关。”

陌生人则 说，“格桑，我想和你交朋友。”或者说，

“格桑，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好奇。”或者其他。

引起我的注意，她说：“亲爱的格桑，我想知道，有封

什么是美丽的谎言呢？我以为谎言如此丑陋，何来美丽？告诉我

答案，等待你。”

美丽的谎言？高难度的问题。我想这是个纯情小女孩。

我从床上起来，裸着脚在地板上走。我将窗帘拉开，阳光刺

痛了我的眼睛。然后将喝光的酒瓶插上蜡烛，这样在晚上的时候

可以将它们点燃，看它们燃烧。打碎的酒瓶玻璃反射着阳光，晶

莹的绿。

我打开电脑，开始零断的记录。



与书间的空隙中跳跃。

（ 二 ）玩 火

“我看见一群野生松鼠，在愉快地做着游戏。它们漂亮的大

尾巴，在阳光下跳舞。”

“樱树开花了，她在芳香中卖弄着毒艳。”

将半断的思想输入电脑里，我开始回信。

我告诉雁子，专栏要过些日子，我还未将爱情的大门敲开。

我告诉小蚊，我把自己埋在土里，浇上水，晒着太阳，准备

发芽。

陌生人的信，我没有回复，包括纯情小女孩。

三月的山，带着甜美的香气。

我经常会跑到山顶，深呼吸。在阳光很好的下午，我会走出

门去，同山上的孩子做游戏，他们对于我，好奇多于害怕。

只是在这一天，我无比想念扎西。

扎西是我的恋人。

火机，脸上画我独自坐在酒吧门口的石阶上，把玩着

着妖媚的妆，香烟在我衣袋里骚动。

自得其乐。扎西靠在我深吸一口烟，舌尖轻顶，吐出烟圈，

对面的栏杆上，玩味地看我。

我笑。

“嗨。”我打招呼。“如何叫你 ？”

“我 ？”他挑眉。“我叫扎西。”

“哈。”我笑，“我叫格桑，很般配。”

“请我喝酒吗？”我问他。

扎西用手抬起我的下巴，看向我的眼。

“很好，风骚的女人。”

和书。

扎西拉了我的手，我乖巧地跟他走。

扎西的家很凌乱，地上散放着

我顽皮地在

“你会摔倒。”他说。

“哈，”我笑，“正好给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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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里翻索，直到找出一张犹太民谣。

“给我机会？”他的眉毛挑得更高，“给我什么机会。”

我开始大笑，上气不接下气， 我说，“噢，扎西，扎西，你

在装傻。我在你家里，而我无力抵抗。”

扎西开始大笑，性感的嘴唇在我眼前摇晃。“你怎么知道我

一定会要你。”

“扎西，你会要我的。”我踢掉鞋子，在地板上起舞。

扎西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看我。

“扎西，我好快乐，好快乐。”我舞着，笑着，直到倒在扎西

怀里。

扎西的皮肤灼烫，我抚着他的胸膛。“扎西，说吧，说你想

要我。”我开始娇笑，蜷在他的怀里。

“你会后悔。”

扎西疯狂地吻我，将我的衣服撕碎。在昏黄的灯光里，我的

身体在他面前裸露。

“好美。”扎西赞叹着，用唇吻着我的身体。

“等等，扎西，暂停。”我推开他炽热的身体。

“怎么？”他不解地看我。

“我想听音乐。”我在

我把 放入唱盘机，清亮的音乐在房间宣泄、舞动。

“你在玩火。”

扎西把我扔到床上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笑。

这个英俊的男人，同样把身体赤裸在我面前。我抚着他的身

体，他的头发，他的唇。

“扎西，在今天晚上，好好的爱我。”我喃喃低语隐没在他的

唇里，舌尖交织，像两条蛇绕在一起。

扎西慢慢进入我的身体，我感觉他的热量，一股充实感占据

着我。扎西的气息落在我身上，温柔的。

这一夜，我与扎西疯狂的爱着，似乎想把彼此揉进自己的身

体里。

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看见身上的吻痕。我轻笑。

“你像一只被喂饱的猫。”扎西低声说着，“你睡着的样子令



写很

我心动。”

我笑，妖艳的。

我拿起衣服：“扎西，衣服被撕碎了，我如何穿。”

扎西从衣橱里拿出蓝格子衬衫，牛仔裤。“你穿会大一些。”

我穿了扎西的衣服，将头发随意扎起。“我要走了。”

“舍得吗？”扎西吻着我的脖子，气息拂着我的发丝。“你舍

得扔下我走吗。”

“呵。”我又笑，撒娇的。“我只要一夜，没有舍得。”

扎西眯起眼，狠狠地盯着我。

我笑，我说：“昨夜我曾爱过你，但是天亮了，我们只是陌

生人。”

扎西用力握着我的手。

“扎西，你弄痛我了。”我说。

“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他问。

“随缘吧。呵呵。”我依然画着妖媚的妆。

拉开门，刺眼的光令我流泪。

“你不会回头吗？”扎西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不会。”扎西从背后抱住我，我低下头。

扎西松下怀抱，我得以远离。

我从扎西视线里跑掉。

八月的时候，我严重的神经衰弱，必须借助安眠药入睡。很

多时间里，在拉着窗帘的屋里独自跳舞，香烟散落一地。偶尔我

会在黄昏的时候打开窗子，空气得以流动。长江静静地走着，她

无息穿过我的窗子，从我眼前流过，我试图用手去抓，却落空。

然后我开始流泪，在阳光照耀下沉寂地睡去。

我在一个大城市里生存。

我没有工作。独自在租住的屋里写字，然后将字拿去卖钱。

小屋被色彩渲染着青春，而里面的人已经苍老。地板上铺的

是从陕西带回的手工刺品，喜庆的红，映着青春。很多时间我坐

在地板上看书，在灵感突袭的时候在随手拿到的纸上写字



多的字。空气里流动的是

（三）雁子

的歌，时时穿透我的灵魂。

我给一个爱情杂志投稿，接到我的字的编辑叫雁子。她在接

到我的文字后会很快汇来稿费，我依靠这些钱生存。

“亲爱的格桑，你的整个八月我没有写字。雁子发来

状态令我担忧。你的文字断续着、跳跃着人生。我喜欢你的字，

它令人迷恋，同时我知道你依靠这些字生存。也许你有给其他杂

志投稿，但是格桑，请给我一些文字，我开始想念。想念中的雁

子。”

八月，灿烂的阳光，诱人的帅哥靓妹，新鲜的爱情，一切令

人振奋。这成为我不开心的理由。在八月，我独自流泪，起舞。

九月的时候，我去了济南。这个北方城市，虽是省会，却一

样落败，灰旧的房子在九月里显得略有生机，随时看到爬山虎占

据整座墙面。藤，这种顽强的生命。

雁子的到来令我惊讶，这是个漂亮的女子。

“亲爱的格桑，我终于看见了你。”雁子笑着出现，我正在火

车站彷徨徘徊。雁子在人群里显示出她的高贵，美丽得令人心

动。雁子接过我惟一的背包，亲昵地搂着我，如同多年的情人。

我一直沉默地跟着她。雁子是我在这个城市惟一可以依靠的

人 。

吃饭的时候我说了第一句话，“给我一瓶啤酒。”我依然沉默

地喝酒，透过烟雾，雁子变得迷幻。

“格桑，你和我感觉的一样。”雁子开口，一路上，她总是看

向我的嘴唇。也许在期待我开口说话。我笑。

“我以为，你是男人。”我说。

雁子笑，涂着深蓝唇彩的唇夸张地跳跃。“如果我是男人，

我会爱上你，格桑，现在，我们会做爱。”

我笑。笑得十分大声，和着雁子的笑声，餐厅的人讶异地望

着我们。

我依然穿着扎西的蓝格衬衫。



“我们买酒回家喝。”雁子拉了我的手，我乖巧地跟着。在某

一瞬间，我精神恍忽，这一情节如同重演。

雁子在七里山租住了一室一厅的房子，被精心收拾过。各种

棉布交错，努力上演温暖。

我放声尖叫，声音划破空气，在房间回荡。我开始大笑，雁

子也在大笑，我们喝酒，干杯，在烟雾中迷醉。

我说，“雁子，来，让我们跳舞。”

雁子放了疯狂的迪士高舞曲，我们赤着脚在地板上扭动。

深夜，我们躺在地板上喘气。

“格桑，我很快乐。”雁子咽下一口烟，缓缓吐出来。

我看着雁子，思想开始远离。

“格桑，你在想什么？”雁子问我。

“没什么。”我笑，用手指拔弄脚踝上的红线。红线上串着两

颗红豆。

“很精致。”雁子盯着我，“是它们系住了你吗？格桑。”

“我不懂你的话，雁子。”我笑。“你喝醉了。”

“没有醉，格桑，我清醒着。我是指，这根红线系住了你，

是不是？你是如此鬼魅，若没有红线，也许你会消失。”雁子看

向我眼的深处。

“我想睡了，雁子。”我摇摆着走动，把自己扔在床上。酒精

开始嚣张，我几乎窒息。

这夜是寂静的。在恍惚中，我看到雁子的眼，美丽的妖冶，

在绯红中盛开。雁子开始抚摸我的身体，手放在我的胸口，清凉

的，我打了冷颤。雁子开始吸吮我的乳头，身体躁热地扭动。我

听见雁子的哼笑，却怎么也睁不开眼，身体无力地伸展，任雁子

亲吻我，直到最私密的部位。雁子的舌尖轻易进入了我的花园，

顽皮的探索，进进出出，时而狂野时而轻柔，我低声呻吟。

“格桑，你会喜欢的。”我听见雁子的声音，离我似乎遥远，

却响在身边。

早上醒来的时候，雁子温柔地抱着我，沉沉地睡着。我凝视

这个美丽的女子。她的皮肤是象牙白的，泛着粉红，是性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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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我在想，雁子醒来时，我们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我拿了

香烟，靠在窗子前，看到远处隐约的山。

雁子走到我身后，将我环入怀抱中。“你会讨厌我吗。”雁子

的声音沙哑的，令人心痛的。

我笑，我转身，将身体蜷入雁子怀中。“我不会。”我说。

“确定不去爬泰山吗？”雁子问我。

“不去。”我笑，“我怕我忍不住跳下去。”

“不要说这样的话。”雁子紧紧抱住我害怕我就此消失。

我笑，抚着雁子的脸。她的眼睛，如此的迷人，带着恐惧，

让人怜惜。

以后的日子里，我和雁子俨然一对恋人，亲吻，相抚。我们

小心翼翼地生活，每过一秒就少一秒，我们在倒数着生活，直到

我离去的那天。

雁子为我收整好所有行李，仍只有小小的一个背包。我默

然 。

“要不要跳舞？”雁子问我。

“好。”我扔了鞋，放了音乐，和雁子一起舞动着。我们仿佛

世界末日来临般的，就那样舞动着，抱着彼此，哭倒在地板上。

我说：“雁子，噢雁子，我们不要哭。”

“格桑，我怕从此就丢掉你的消息。”雁子紧紧抱着我，我感

受她身体的冰冷。

我笑。我说：“雁子，我们不会把彼此丢掉，你会永远在我

心中。当我跳舞的时候，你依然是在拥着我一起跳的，不是吗？

雁子，我们不会丢掉。”

在站台的时候，我和雁子热吻着，旁人投来讶异或不屑的目

光 。

“亲爱的格桑，谢谢你。”雁子拥着我，“这是我最快乐的日

子。”

我笑。

我离开了济南。

回到租住的小屋，我身心俱惫。



”我说，“第二次见面。”

（四）七分之七

我写信问小蚊：

为什么会爱上男人？

为什么会爱上女人？

为什么和男人做爱？

为什么和女人做爱？

小蚊告诉我，答案是简单的，只是绝望。

我说，绝望，也是望啊，总是在望不是吗？

小蚊说，难道你已经无望了吗？

我放了音乐，赤着脚，独自起舞。

第一次去西安时，只想看古城墙和兵马俑。依然寂寞地停了

两天，带了陕北的手工制品和皮影回去。

笑。是在一次旅行中遇上小蚊的，有时会通过

第二次去，是看小蚊。小蚊，这个年轻的孩子，有着腼腆地

聊天。在某

一天里，小蚊告诉我，他拥有一个酒吧，叫七分之七。

“七分之七？”我说，“开始好奇。”

于是再去了西安，这座古老美丽的城市。

在出站口看到了小蚊，瘦高的个子，依然腼腆地笑。

嗨，

“亲爱的格桑，”小蚊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来到古城

西安。”

我笑。

“为什么叫七分之七？”我打量着他的酒吧，墙上布满涂鸦，

蓝调的颓美。

“日子吧，一周七天不是吗？”小蚊问我，“喝什么？”“芝华

士。”小蚊调了芝华士给我，“每一天都要过，过完一周，又是一

周。”

“听起来你是热爱生活的人呢。”我笑。

小蚊依然腼腆地笑，阳光从窗子透进来，诡异的美。

十月的好天气。

“



离开雁子后，我写了一堆爱情文字，换来一批可观的稿酬，

于是有了再次西安行。

小蚊是个周到的地主，陪我去看古城墙和兵马俑。我深深地

迷恋着。

“其实，现在是爬山的好日子。”某一天，我蜷在房间里看书

的时候，小蚊说。

“我不想。”我说，“泰山，或者武当山，我在山脚下停留，

却不曾想爬上去。”

“原因？”小蚊的话简而有力。

“它们声名远扬，我望而生畏。”我说。

“这不是主要。”小蚊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扔进沙发。

“嗯，好吧。”我找了舒服的姿势蜷着，“如果我想跳下来

呢。”

小蚊看着我。

“好吧，不去爬山。”

小蚊带上门走掉。

晚上的时候，我穿着夸张的藏族裙子坐在高脚凳上。小蚊放

了音乐，有苏格兰风琴和甜美的女声。

“客人不是很多，”我笑，“只我一个。”

“你是我最好的客人。”小蚊也笑。

我说，“小蚊，城市里有星星吗。”

小蚊想了想，拿出几罐啤酒，“我带你去。”

“酒吧呢？”我叫。

“关门啊。”小蚊拉着我跑出去。

这是城市的边缘。

我们静静躺在草地上，仰望满天星辰。

“小蚊，你说它们相距如此遥远，会不会寂寞呢？”我问。

“会的，格桑。”小蚊轻拍我的头，“正是因为寂寞，它们才

彼此照耀，怕丢掉对方。”

“那你说它们会相爱吗？”我指着头上的星星。

“嗯，应该会相爱吧。”小蚊笑。



我看着无望的天空，它们就离着那么遥远，闪啊闪⋯⋯

“格桑，你为什么如此绝望地生存呢？”小蚊突然问我。

为什么绝望的生存？我开始思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什

么时候呢？恍然记起曾经的一些文字，“从哪里跌落已无证可

考⋯⋯”既已无证可考，我又如何忆起何时绝望呢？我笑。身下

开始升起寒气，穿透着我的身体。

“小蚊，你为什么叫小蚊？”我问他。

小蚊，这个年轻的孩子，黑亮的眼睛，腼腆地笑，一直占据

在我记忆里。

“蚊子呀，笨。”小蚊又拍我的头，“蚊子生命力好强，赶不

尽杀不绝的，”小蚊喝光手中的啤酒，“我就是一只蚊子，靠吸血

生存，飞呀飞，”小蚊比划了飞的手势，“飞呀飞的。”

“哈，那你小心被一掌拍死。”我笑。

“我运气好呀，”小蚊也笑，“还没有被一掌拍死，所以我还

能陪你看星星。”

“哈，”我大笑，“小蚊，嘿，蚊子，来，让我给你一掌。”

“好呀，来吧，我接受命运。”小蚊直起身体，用手比划着心

脏的位置，“看我能不能接受你致命一击。”

小蚊的表情无比认真，在星星微弱光芒里，冷得惊人。

我愣住。小蚊指着自己的胸口，黑亮的眼睛，在黑暗中有

力。

“来，格桑，给我一掌。”小蚊的语言，穿过我的眼睛。

我僵直身体。小蚊就那么指着自己的胸口，望着我。

空气开始沉默，鬼魅弥漫。

“哈哈哈，”小蚊突然大声地笑，在寂寞中振动，我开始颤抖。

“格桑，你玩不起是不是？”小蚊用力扯着我的肩膀，“吓到

你了对不对？你玩不起，格桑！”小蚊叫着，“你害怕了！”

“不！”我用力甩开小蚊的手，“我不会怕！”

“那你为什么不敢？要把刀子吗？我拿给你，格桑。”小蚊的

声音低沉，透过黑暗，我感觉我们的身体开始变形。

我用力咬着嘴唇，深红的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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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出更好的理由。生活如

我和小蚊就这样对视着，突然间我泪流满面。

深夜的时候，我们回到七分之七酒吧。

“冻坏了吧，喝点什么？”小蚊站在黑色吧台后面，娴熟地调

酒。

“伏特加。”我看着小蚊，柔和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依然腼

腆地笑。

小蚊把酒放在我面前，“最近有写文字吗？”

“嗯。一篇小说，《浊日》。”我说，伸手拿烟，烟盒已空瘪。

小蚊放了“醇三五”在我面前，“主人公叫什么？”

“三五，就叫三五。”

“呵，你的最爱，”小蚊笑。

我静静喝完酒。

小蚊放了音乐，是子曰乐队的《相对》。

“再次相对有机会吗，能够重来几回⋯⋯”秋野沙哑的嗓音

响起。

我点燃香烟，吸入一口，轻顶舌尖，吐出烟圈，瞬间，扎西

出现在我眼前。我摆摆头。

“想起什么吗？”小蚊放了果汁在我面前，“女孩子少喝伏特

加。”

“谢谢。”我笑。

“小蚊，如果人都不怕死了，还在乎什么？”我说。

“是这样吗？”小蚊望着我的眼睛，“格桑，这是你绝望的原

因吗？”

“大抵这样，小蚊，”我说

此，其实我并不绝望，只是无望罢了。这是我的模式，就像这根

烟，我想绚烂地燃烧。”

“所以你和男人做爱，和女人做爱，是这样吗？格桑。”小蚊

问我。

是这样吗？我想起雁子，曾那么温柔的拥我在怀中，空寂的

房间里，赤脚跳舞。雁子，这个让人心痛的名字。“我是一只大

雁，年年南飞北回。我飞不出我的命运，所以我坦然接受了。格



中揉碎。心

桑，我相信宿命。”雁子的话响在我耳边。雁子，雁子。

“不完全是这样。”我迟疑着。

“那是怎样？格桑，”小蚊托起我低垂的脸，我不得不正视

他，“告诉我，性在你眼里算什么？”

“我，我不知道，”我开始慌乱，“他们，或者她们，都那么

爱我。”

“是，格桑，都那么爱你，”小蚊顽固托起我拼命垂低的脸，

“那你呢？”

“我不知道，不要问我。”我拼命摇头。

“告诉我，为什么要做爱？”小蚊问我。

为什么做爱？我停止摇头，迷茫地看着小蚊。

“或许，”我试着开口，竟发现语言如此无力，“身体是我仅

有的东西，除了身体，我一无所有。”

“是这样吗。”小蚊盯着我。

“是！”我叫。

我们开始沉默。

小蚊拿走我手中的香烟，在他手

“我明白了，格桑。”小蚊说。

“明白什么呢？我自己都不明白。”

“格桑，他们、她们爱你是不是？”我点头。

“你和他们、她们做爱是不是？”我再点头。

“格桑，”小蚊抚着我的头发，“你和爱你的人做爱，因为你

付不出他们要的爱情，只有身体，是不是？”

小蚊的手滑过我的唇，“你太自私了。”

“为什么？”我问他。

“你从来没有试过用爱来回报他们，对不对？你如此吝啬你

的爱，你不曾付出过感情；而不管男人女人，只要是为你的爱，

你都贪心地接受，是不是？”小蚊放开我，调了君度给我。

我垂脸。

“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告诉我，小蚊。”我的声音开始颤抖。

“傻丫头，”小蚊拥我入怀，“一切都很简单，你害怕。你害



过来，“格桑，给我消息，我焦虑不安，不

怕未知的伤害，索性就不去面对了，”小蚊紧拥着我，“或许你试

着打开心扉，就不会绝望了。”

我在小蚊怀里再次落泪。

早上的时候，小蚊叫醒我，递了车票给我。他笑，“我想你

是要离开了，格桑。”我笑，接了车票，“谢谢。”

“这些日子照顾不周，多包涵。”小蚊开始整理我的东西，依

旧一个背包，“想喝酒就过这里来，随时欢迎。”

我笑，这个年轻的孩子，一切想得那么周到。

小蚊泡了咖啡给我。吃完小蚊做的早餐，我说，“我该离开

了。”

“会不会喜欢这座城市？”小蚊问我。

“会。”我笑。

“回去后，试试过正常的生活。”小蚊嘱咐我。

“嗯？什么呢？”

“咳，我的意思是，找份正式工作，找个值得你爱的人，希

望的生活。”小蚊轻拍我的头。

“呵，”我笑，“谢谢。”

小蚊吻了我的额头，我静静地离开。

我不要小蚊送我。

回到租住的房子，我上网，打开信箱，积了很多的信。

雁子不停地

要丢掉你。”“格桑，你在，回信。”“格桑⋯⋯”

我拨通雁子的电话。

年底的时候，我的爱情专栏开通，我用了大量精神去写与爱

情有关的文字，身体状态有所好转。

新年，北方大雪。我去了北方，在大雪中奔跑歌唱。

小蚊

我

过来说，“格桑，冬天有美丽的大海，别忘了。”

给雁子和小蚊，我想过希望的生活。

（ 五）泡沫

过完新年的时候，我重新回到这个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在



说这话的时候，我透过他，看后面的落日。

靠着江边的写字楼里，有黑色的支架和藏青色的地毯。老板叫

，有及腰的长发，看着他的脸，有田野的感觉。见他的时

候，他正坐在办公室的吧台后面，杯里是伏特加。

向我笑

之前的夜里，我在酒吧喝了通宵的酒，这使我看起来有些颓

废，或者妖冶。烟味从我的骨头里开始向外发散，

着。你就这么来面试么？

我不想迟到。

问我。我说是。我们约的八点半，

仔细打量着我。我穿了及地的长裙，它可以

举起玻璃杯，

遮住我的脚。我的耳朵上垂着夸张的银饰，因为重，我的耳朵红

着。你叫什么？这个男人开始他的询问，我有时会想上半天。格

桑。我说。我的记忆力很差，你得包容我。

透过它看着我。喔，格桑，你看来不错。能留下来么？我笑。

我 给小蚊说，我终于开始正常的生活，我会在早上问

好，会在落日时歌唱。我可以坐在江边，打发我寻找记忆的时

间。小蚊则说：“格桑，你会好好的。你看，生活不是正在起步

了么？”我说：“是啊，生活开始有希望了，你说我会有希望么？”

小蚊说：“会的，你正如此年少，何不过希望的生活？”

晚上的时候，我会思考如何为《浊日》起笔。我想象着叫三

五的女主角在街上寻找记忆的样子，想象着她遇上的希望，她遇

上的人，她会说的话。我用了力为这篇文字，我开始沉浸在为文

字所营造的气氛里，我的睡眠变得很差，在莫名的时候发莫名的

火。

雁子说：“格桑，我开始担心你，你的文字越来越压抑，读

者为你的文字感到惋惜，你似乎快要死去。告诉我格桑，你不是

要希望的生活么？”

我关掉所有的灯，点燃蜡烛。扎西的衬衫被我挂在墙上。有

时在黑暗中，我会想起这个英俊的男人，会想起他在我怀里的温

暖。我的手脚极为冰冷，我小心呵住火焰。

交给我大量工作，他希望我可以独挡一面。“你可以

的，格桑。”

走到我面前，用手抚着我的头

的房间向西，在傍晚的时候，可以看到美丽的晚霞，在江

水的那边。“你又发呆了。”



挑眉。瞬间我看到发。我恍然惊醒。“不。”我说。“不 ？”

走吗？”

了扎西。在初次相遇的时候，扎西靠在墙边，挑眉问我。“跟我

的手指修长而白皙。在我的脸上跳跃，抚过我的

身边逃眉，我的眼，我的唇。“别招惹我！”我叫。我从

开。

抚我的脸时，我像是看到扎西。我我无比想念扎西。

跑到那家酒吧，遇见扎西的酒吧，那夜之后再也没去的酒吧。我

坐在吧台前，掏出香烟。人影流动，没有扎西。我在人群中寻找

他。没有。他不会在。我开始失望。我要了酒，准备买醉。

我每夜会呆在这家酒吧。年轻的女老板免了我的酒钱。“我

记得你。”她说，你让我印象深刻。我喜欢你。我笑。我说：

“嗯，我的生命总会这样纠缠。叫我格桑。”

午夜清场后，女孩关了店门，放了音乐。你喜欢跳舞么？她

叫我。我笑。我说喜欢。她说：“来跳吧，格桑，你在火焰里会

很美。”我笑。我脱了鞋，赤脚跳舞。女孩笑着看我，向我叫着：

“叫我雁子！记住，我叫雁子！”

我停下摇摆，望着她。雁子紧紧抱住我，在我耳边低喃。格

桑，喔，格桑。那一夜你在这里，我就记住了你。我是多么渴望

再见到你啊。我想起了雁子，如眼前的女孩雁子一样。我想起了

涂着蓝色唇彩、人群中寂寞的雁子。不。我推开她，尖叫着：

“别招惹我！”我跑出了酒吧，在街角哭泣。

”我走在江边哭泣，我的手不停地颤抖。

“别招惹我！别招惹我！”我一声声叫着。我说：“我好痛！

你们知道么，我真痛

，然后我看到了扎西。然后我看到了 和扎西。他们坐

在江边的长椅上，沉默地看着我。

“嗨，又见面了。”扎西向我招呼。“格桑，你是格桑。”我看

见扎西凶利的眼，性感的嘴唇，他向我说：“我想你。”我哭倒在

了扎西怀里。我说：“我痛，扎西我痛，你抱我，你抱紧我。”扎

西紧紧拥着我，像那一夜那样，狠狠地吻我。“格桑，我是多么

的想你。”扎西低哑着嗓子在我耳边呢喃。

打断我们望着我。“嗯。我还在。”沉默了很久的



是证婚人。其实一切都是假的，

“我没想到你会和扎西认识，格桑。”我说： ，别招惹我。”

笑，顺手解开了头发上的绳。江风吹起他的长发。

我像那夜一样，跟着扎西回家。依旧的凌乱，到处散放的

和书。一切都没变。扎西脱去我的衣服。“但你变了。”扎西

抬起我的下巴，盯着我的眼。“你像受伤的豹子，向任何人发起

攻击。”我笑。我们开始疯狂地做爱。扎西修长的手指在我身上

画着，像画一副美丽的画。“你是我的。”我在扎西的柔情下沦

陷。

天亮的时候，我没有离开。扎西紧紧拥着我，怕我像上次一

样消失。和我结婚吧。扎西抚着我的头发，手指在微微颤抖。你

这是在怕么？我问他。扎西把我拥入怀中。“格桑，和我结婚

吧。”我开始哭泣。我在扎西怀中哭泣。“跟着我，你不会幸福。”

我说。“扎西，喔，我亲爱的，你不会幸福的。”“格桑，我会给

你幸福。”扎西吻住我，我的眼泪滑落在他手心。

去过，我说我要结婚了。“你们祝福我我给雁子和小蚊

吧。”雁子说：“格桑你知道么，看到你的信，我心都碎了，我这

么爱你。”我说：“雁子，对不起。”雁子说：“你一定要幸福。”

小蚊说：“这就是你希望的生活么？”

我和扎西在教堂结婚，

问我。

只是一个形式。可扎西说：“格桑，我要你感觉到我的爱。”我

笑。扎西把房间里放满了情人草。“格桑，为什么？”

说：“你真的选择错了，

你这么做，只会伤害到你和他。我说：“你知道么，我寂寞怕了。

我在黑暗中会流泪。我真的害怕。”

你会更加寂寞的。”我笑。我说即使只有一天，我也满足了。

盯着我的眼。

我开始在扎西的柔情里幸福起来。我不再一个人坐渡轮，不

再一个人在黑暗中哭泣。扎西时刻陪在我身边。我们做爱，热

吻。我说我不再怕了，这时扎西就会望着我笑，在火焰中显得缥

缈。我像任何一个女人一样，开始关心扎西的行踪。扎西有时会

拍我的脸说，格桑，我不会消失的。我笑。

可扎西的话不会让我安心。我再次开始害怕。我怕失去，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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